	日期
	思考题
	带领解答师兄

	10月31日
	1. 为什么《修心七要》要求将一切不幸“归咎于爱我执”，而不是某种客观的社会不公或他人的过失？这种思维是否在逃避现实，还是在夺回生命的掌控权？

2. 在“自他相换”中，既然无法物理性地转移他人的病痛，这种观想的真实效用和力量在哪里？这仅仅是一种心理暗示，还是具有实质性的能量转变？

3. 为什么修行者应将“伤害自己的敌人”视为与“传法上师”具有同等的恩德？这如何颠覆了我们对“恩德”的传统定义？

	傅墨

	11月7日
	1. 麦彭仁波切说“在人头上找牛角找不到，不代表证悟了牛角的空性”，这一比喻揭示了修行中哪种常见的误区？“没有找到念头”与“现证念头本性为空”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？

2. 既然“万法如梦”，为什么大乘行者在行为上反而要比凡夫更加严谨地“取舍因果”？见解上的“不执着”与行为上的“守戒”如何达成辩证统一？

3. 在观察心的“来、住、去”时，为什么说“心回头看自己”是唯一的认知路径？为什么眼、耳、鼻、舌等五根无法探测心的本质？

	妙心随缘

	11月14日
	1. “引发力”如何在早晨醒来的瞬间，决定了一个修行者全天的生命质量？为什么最初的动机具有如此强大的定调作用？

2. 临终时的“死教言五力”与平时的修持相比，为什么顺序和重点发生了变化？这种调整反映了面对死亡时，意识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？

3. 为什么大乘佛法认为“为了自己的解脱而修行”的人，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“在家人”？这如何重新定义了“出家”与“出离”的内涵？

	我想去看海

	11月21日
	1. 为什么衡量进步的标准之一是“能散即圆满”？这是否在鼓励散乱？为什么“无意中的反应”比“刻意专注时的表现”更具衡量价值？

2. 什么是修行中的“神沦为魔”？这种隐蔽的傲慢是如何通过修行行为本身增长的？为什么修持慈悲心这种“善法”，反而可能导致修行者堕落？

3. 如何理解“二证取上首”中，将“自己观察自己问心无愧”置于最高标准的智慧？为什么他人的赞叹甚至毁谤，在评估修行进步时都是“靠不住的证据”？

	菩提莲花

	11月28日
	1. 为什么《修心七要》强调“莫学重义气”？大乘的“报恩”与世间的“重义气”有何本质不同？守信用、报恩难道不是美德吗？

2. 在现代职场或社交中，如何实践“诸瑜伽摄一”（将吃饭、穿衣等琐事转为修行）？这种转变动机的练习，如何防止它沦为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？

3. 对于初学者来说，面对无法调伏的粗重烦恼，为什么“回避”也是一种智慧？“回避外境”是否违背了大乘“不离轮回”的精神？

	周明毅

	12月5日
	1. 为什么《修心七要》这种“将恶缘转为道用”的法门，在“五浊恶世”中显得尤为珍贵？在一个日益复杂、充满负面情绪的现代社会，传统的“寻找完美修行环境”是否已经失效？

2. 现代社会中，慈悲心的训练对于解决抑郁、自闭等心理亚健康状态有什么实际的逻辑贡献？“利他”如何成为治愈“自闭”的一剂良药？

3. 在依止护法或修持密法时，为什么说“神莫沦为魔”的关键在于“正知正见”？为什么如果没有正见，即使供奉最好的护法也可能出问题？

	诚诚

	12月12日
	1. 为什么《修心七要》认为“所有的标准和修法，归根结底只有菩提心”？这种极致的简化，是针对初学者的方便说，还是大乘佛法的终极真相？

2. 在修持“自他相换”时，如何区分真正的“舍弃有毒食”与“潜意识里的利己交换”？如果我为了“消业障、积福报”而修自他相换，这算不算“有毒的食品”？

3. 恰卡瓦尊者在论末说“由昔修业醒……今死亦无憾”，这种“死而无憾”的力量源泉是什么？一个掌握了“修心窍诀”的人，是如何在面对死亡时达成彻底的超越和欢喜的？

	泓



